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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 

王使 臻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五代宋初之际的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祖孙三代都曾经与西域 于阗政权进行过政 治联 

姻。其主要 目的是为了遏制 了甘州回鹘政权向河西走廊西端的扩张，而且要借助于阗政权的力量去开 

通向中原政权朝贡政治之路的通畅。本文利用敦煌文献，采用文献细读的方法，将呈现碎片化的曹氏 

归义军政权曹元忠、曹延禄与于阗的联姻线索，试 图进行实证性的梳理，尤其是解释 了促成归义军与 

于阗联姻的政治因素。 

关键词：曹元忠 曹延禄 于阗 联姻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5)02—0027—16 

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便受到来自河西走廊东端的甘州回鹘民族政权的巨大威 

胁，打通甘州回鹘政权对河西走廊朝贡之路的阻断并保持向东道路的通畅，一直是曹氏 

归义军政权经营河西走廊的首要施政方针。为此，任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时间最久、政 

权最为稳定的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祖孙三代，对甘州回鹘采取了既斗争求存，又联 

姻遏制的策略，其中曹议金三代与西域于阗国的政治联姻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成功地 

遏制了甘州回鹘政权向河西走廊西端的扩张。敦煌文献中对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和 

于阗国联姻的记录不多，资料呈现片断化特征，本文旨在利用敦煌文献，采用文献细读 

的方法，将呈现碎片化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的联姻线索，试图进行实证性的梳理。 

一

、 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政权的首次联姻及其后果 

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阒国的首次联姻出现在曹议金时期，这是学界公认的基本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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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但为什么会出现曹议金嫁长女给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局面①而不是相反的局面?这当 

然与曹议金面对唐末以来河西走廊内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是 

曹议金利用 “二个联盟”的政治策略的必然选择。所谓 “二个联盟”，一是指曹氏归义 

军利用与河西走廊东边凉州、灵州诸中原藩镇之间的传统友好联盟关系 (简称东方联 

盟)对甘州回鹘的牵制作用；二是指归义军利用与沙州以西的于阗国的政治姻亲关系 

(简称西方联盟)，加强对甘州回鹘向河西走廊西端的军事扩张的遏制，从而保证归义 

军政权的整体安全。但随着曹议金去世之后河西走廊内的地缘政治局势所发生的巨大变 

化，尤其是在中原政权频繁更迭的五代，东方联盟诸藩镇尚且要自保安全，对甘州回鹘 

牵制作用的减弱，西方联盟对归义军政权的重要性便更加凸现出来，尤其是在曹元深、 

曹元忠主政归义军时期，借助于阗国的军事力量，以及跟随于阗使团朝贡中原从而使朝 

贡之路不会因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阻隔而中断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正是曹议金时期第 

一

次联姻于阗国的重大政治后果的显现。 

曹元深继任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后，巧妙地借助与归义军有姻亲关系的于阗国王 

李圣天的力量，派出使者高文超②等使人通和与甘州回鹘之间因曹议金去世之后而趋于 

战争的紧张关系，甘沙关系才有所缓和。P．3197V (6)、(7)《某年二月归义军甘沙通 

和使文端等上归义军留后状》则是某年二月份③归义军留后、检校司空派往甘州的使人 

向其报告在甘州的所见所闻的公文报告。传世文献和敦煌文献显示④：后晋天福四年 

(939)六七月间，司空曹元德患病，十二月时曹元德身亡。也就在此年的冬月，后晋 

① 在 S．6417《燃灯发愿文》中称 “伏惟我府主太保 (中略)怙静六戎 (中略)故得南蕃顺伏，垂肱跪膝而 

来降；北狄归心，披带拜舞而伏款。东开洛驿，朝恩频赐而宠荣；西夺昆仑，戎王图真而顶谒”。文中 

“府主太保”是指后唐同光至天成年间称 “太保”的曹议金，归义军二次出兵攻打甘州回鹘并使之降服。 

文中 “戎王”指的是昆仑山下的于阗国王李圣天，在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之后不久，前往敦煌 “拜谒” 

曹议金且绘图纪功 ，曹议金始嫁女给于阗王。s．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中有一段完全相同的称赞文字。 

② S．1769V有一条封题，抄写在纸背面的二纸之间的接缝处：“第 (弟)子甘沙通和使 高文超状封”，表 

明高文超并曾作为甘州和沙州之间的通和使。 

③ 以上二件书状，吴丽娱、杨宝玉曾经校录并研究，推断是后唐清泰二年 (935)正月时归义军派出使者出 

使甘州，为通和沙州朝贡使团梁幸德被害事件 (参见吴丽娱、杨宝玉 《P．3197~ (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 

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 4期，第 14页)，其文主要依据是某年十二月甘州回鹘 “陈愿 

成都督般次入奏回”与史籍中记载的清泰二年七月时回鹘都督陈福海朝贡后唐一事相符合。但根据敦煌文 

献所反映出的归义军的历史及历任节度使称号，笔者的看法与吴、杨的看法不同：甘州回鹘派出的使者是 

都督 “陈福海”，状文中的都督名 “陈愿成”，难以肯定这二位同姓的陈都督为同一人。而且学者们对归 

义军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从 936年以后直到曹元德去世的939年，甘州回鹘完全阻隔了归义军向中原进贡 

的道路，河西走廊道路开通的契机出现在938年九月于阗使马继荣等首次进贡后晋之后 ，随着于阗势力的 

崛起，使归义军能够借助与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姻亲关系而向西寻求结盟，以共同对付甘州回鹘的威胁。故 

状文中提到的 “于阗有一伴使人到，经沙州，扬于阗兵马向甘州作贼”只能发生在938年九月于阗使人进 

贡以后。根据书状中透露出来的时间 “二月份”，结合天福五年 (940)三月、四月后曹元深继曹元德为 

归义军节度留后，且自称 “检校司空”，一直到天福七年 (942)七月时，曹元深才自称 “司徒”的时间， 

当以941年二月或942年二月为较为合理的推测，笔者更倾向于942年二月，因为在此年的秋冬之际，于 

阗使团刘再舁和后晋朝廷张匡邺使团一同到达了后晋。 

④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 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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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派出使者张匡邺、高居诲出使于阗国，册封于阗国王李圣天。当后晋使团到达沙州 

时，曹元深代患重病的曹元德为沙州刺史，迎接张匡邺一行使人。故 P．3197V (6)、 

(7)归义军 “司空”遣使到甘州通和，只能发生在 940年到942年之间曹元深为归义 

军留后期间，“司空”极有可能就是归义军留后曹元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件状文中 

归义军使团向曹元深报告的于阗国使者在甘州的详细情况，其中提到 “其月十一 日， 

于阗有一伴使人到，经沙州，扬 [言]‘于阗兵马向甘州作贼”’，解读其内容显然是于 

阗国所派出的使团到达了甘州，不满于甘州回鹘政权阻隔了向中原朝廷朝贡的河西走廊 

道路，于是扬言于阗国的兵马要来攻打甘州，以武力相威胁甘州回鹘。这种军事威胁似 

乎起了作用，因为依据状文显示出来的信息，甘州回鹘可汗接受了归义军方面的通和要 

求，同意将前后在河西走廊内所隔勒滞留于甘州的沙州使人全部放回，可能就是于阗国 

对甘州回鹘政权施加压力的一个结果。于是，归义军节度留后曹元深凭借着和于阗国的 

首次政治联姻关系开通河西走廊的努力开始出现了一丝曙光。 

P．3197V(6)、(7)《某年二月归义军甘沙通和使文端等上归义军留后状》显示 

942年二月曹元深借助于和于阗政权的姻亲关系，终于使曹议金死后一度十分紧张的甘 

州 一归义军关系缓和之后，天福七年 (942)秋冬之际，沙州使臣跟随张匡邺、于阗使 

刘再舁进贡后晋朝廷，在隔绝 了数年之后 ，于本年年底到达后晋朝廷。天福八年 

(943)正月，后晋朝廷便派出朝廷专使加曹元深检校太傅、正授归义军节度使，并加 

封逝去的曹议金、曹元德官衔①。943年二月，曹元深曾写信给甘州众宰相②，请放行 

后晋朝廷派出的旌节、官告、国信使者顺利通过甘州西来沙州，授予曹元深归义军节度 

使旌节和官告，河西走廊向东的朝贡道路终于再次开通，这种结果完全就是曹议金时代 

归义军政权和于阗国政治姻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遗产。 

曹元深利用归义军政权和于阗国的联姻关系对甘州回鹘施加压力，保持河西走廊的 

畅通，而且将归义军的朝贡使团附庸在于阗国的使团之内前去朝贡中原朝廷的做法，在 

曹元忠时期完全得到了继承。曹元忠时期，河西走廊的朝贡道路仍然常常被甘州回鹘政 

权所阻断。曹元忠仍然利用和于阗国之间的联姻关系，依附于于阒使团，在后周建立之 

后派遣使团前往河西走廊、于阗国宣谕的机会，开始寻觅河西走廊再度出现开通的契 

机。P．4889《呈司空的口号及序》中提到：今则我当今皇帝临轩西顾，照绝塞之庶民． 

远遣使臣宣圣猷于边上 (中略)况说龙沙遐边陲，开河阻障远明时。蕃戎任险割口口， 

何 日申奏圣人知。今遇司空来宣问，枯林滋润再生枝。四面六蕃多围绕，伏恐辱常失朝 

仪。若不远仗天威力，只怕河湟陷戎夷。请须司空奏论事，封册加官莫改移。比至来秋 

朔同陲，山林草木总光辉。塞上艰苇无处说，一心 目到望口墀。”文中提到的 “司空” 

① 4065《归义军曹元深上后晋皇帝表稿》：“旌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 

父官告一道、告身一通、焚黄～道，故兄赠太保官告身一通、告身一道、焚黄一道者”。 

② 2992V (1)《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元深上回鹘众宰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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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S．5860《后周广顺二年 (952)五月甘沙瓜肃宣谕于阗国礼使右领卫将军侯延超功德 

疏》有极密切的关系，该疏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伏以司空台衔 ． 

帝命抚谕，千?煌淹近?途路 

未有思?明口，直是坊口口口 

(中略) 

乃表白。谨疏。 

广顺二年五月日功德疏 

[甘、沙、瓜、肃宣谕于阗国礼使、右领卫将军侯延超]① 

上述功德疏文表明，后周广j顿二年中央朝廷派出将军侯延超，前往河西走廊宣谕甘沙瓜 

肃四州以及西域的于阗国，侯延超的检校官可能就是司空，即 P．4889《呈司空的口号 

及序》 中的 “使臣司空”。曹元忠利用后周宣谕河西、于阗的契机，远仗后周天威之 

力，谋求开通河西走廊道路。归义军派出的进贡使团中的部分使者于本年十月 (也就 

是 P．4889中所言的 “比至来秋朔同陲”，字面义言希望来年秋天时边陲的敦煌与中原 

朝廷实行同一正朔，意即希冀后周朝廷对归义军政权进行正式的册封)终于到达了后 

周朝廷，诉说回鹘阻隔归义军使团的情状②。后周显德二年 (955)曹元忠获得归义军 

节度使旌节，必与广顺二年侯延超这次出使宣谕甘、沙、瓜、肃、于阗有直接的、密切 

的关系。 

二、曹元忠与于阗政权的再次政治联姻 

曹元忠利用与于阗国的政治联姻关系，于显德二年五月终于再次成功进贡后周朝 

廷，后周以 “沙州留后曹元忠为沙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正授归义军节度 

使旌节③，并铸赐 “归义军节度使新印”、“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旌节和官印从中原 

传人敦煌。但不久，归义军进贡中原的道路再次被甘州回鹘政权所阻断，归义军使人被 

隔勒在甘州，不放沙州使人入贡中原。P．3556《显德六年 (959)曹保异牒》记载 “去 

载”(958)归义军差曹保定人奏，在甘州 “被打破般次身亡”，即是甘州回鹘阻断归义 

军朝贡之路、劫杀归义军使团人员的证据之一。河西走廊朝贡道路被甘州回鹘的阻断不 

通的政治现实，促使曹元忠进一步加强了与西边于阗国的政治、姻亲关系，可能也在这 

时候，曹元忠有了与于阗国进行政治联姻的打算，这在P．3016V中也许已经显示出了 

① 此行文字书法、字体颜色均和前文功德疏的字体不一致 ，推断应当是后人所添加 ，与功德疏中的主人公有 

密切的关系，或许就是暗示疏文中的司空即侯延超 ，因路途艰难，故于敦煌进行施舍，以求道路平安。 

② 《宋本册府元龟》卷 980《外臣部 ·通好》：(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赉表辞 “回鹘阻隔”，北京 ：中 

华书局。1989年。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 170《帝王部 ·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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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蛛丝马迹。 

P．3016V (2)、(3)二件书札是归义军派往于阗的使人在于阗年号天兴七年①归义 

军进贡于阗的使臣索子全、天兴九年出使西朝的走马使富住从于阗传递而来、上给归义 

军节度使府衙内都指挥的书状原件，向其报告在于阗进贡时面见于阗皇帝李圣天、曹皇 

后的详细内容及细节。P．3016V(2)《于阗天兴七年 (956)于阗回礼使寿昌县令索子 

全状》“回礼使”三字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 956年之前，于阗政权曾经派出使 

者到过沙州，有过某种 “礼”，而沙州才会派人前去 “回礼”，且进贡了大量礼物，包 

括进贡给天皇后曹皇后的 “内殿筝妓”等侍女，还有充实于阗国太常寺的乐人。笔者 

认为，在 955年曹元忠在得到后周朝廷班赐的归义军旌节、官印之后，于阗政权也更加 

重视同归义军的关系，也许派出了一支使臣队伍，与恭贺归义军得到中原朝廷的正式任 

命有关。因此，曹元忠随之在 956年七月七Et②派出索子全使团 “回礼”进贡侍女与乐 

伎，更进一步加强了与于阗国的传统姻亲关系 (于阗王称 “朕国之血属”)，索子全使 

团直到958年五月才离开于阗返回了敦煌。但此时，曹元忠尚未迎娶于阗公主。笔者猜 

测，也许在这时，曹元忠可能已经提出了迎娶于阗公主、再次进行政治联姻的要求，所 

以才会派出使团前往于阗回礼、进贡而且逗留达二年之久的一个主要原因吧。P．3016V 

(3)《于阗天兴九年 (958)沙州使富住状》可能与曹元忠派出使团前往于阗进贡兼请 

求于阗王下嫁公主有关系，文中称在 958年季秋 (九月)，富住以归义军府衙内亲侍都 

头的身份作为走马使带领一行使团出使于阗，并携了大量进贡给于阗王的 “国朝信 

物”，非常可能是继索子全使团而后再次提出了迎娶于阗公主、再次进行政治联姻的要 

求。另，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索子全状的内容是上给归义军政权内担任都押衙等职 

务的曹氏子弟的 “外交情报”，状文中对于阗国王对归义军进贡的态度、反应和曹氏天 

皇后在于阗国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作了极其详细而生动地描绘，反映了归义军十分重 

视与于阗之间的传统姻亲关系，以保证归义军政权的安全。 

公元 960年，中原建立宋朝之后，沙州与宋朝廷之间的朝贡道路基本是畅通的，随 

着962年正月曹元忠被宋廷正授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甘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归义军 

之间的政治关系趋于和缓，而且成为兄弟关系，往来通使不断， “两地一家，并无阻 

滞”，归义军与甘州回鹘 “兄弟才敦恩义，永契岁寒”，“道途开泰，共保一家”③。笔 

者认为促成甘沙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 962年曹元忠在得到宋朝的官告之后娶于 

阗皇帝李圣天和非曹夫人所生之女 (于阒公主)为妻。曹元忠与于阗王李圣天之间又 

结成了既是郎舅关系，又是子婿 一岳父的双重姻亲关系，正是这种双重姻亲关系，是归 

义军政权联合于阗对抗甘州回鹘政权 ，重新打开通向中原朝廷的丝绸之路畅通的一个重 

① 据张广达、荣新江研究，于阗天兴七年相当于中原后周显德三年 (956)。 

② P．3016V (2)《于阗天兴七年 (956)于阗回礼使寿昌县令索子全状》 中称于七月七日离开沙州 ，星驰朔 

余 (快马疾行一个多月)，于八月初到达于阒，于八月二十二日朝见于阕王、送上进贡礼。 

③ P．2155V (2)《北宋某年六月弟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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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全保障。现以敦煌文献为主进行实证性论证。 

1．于阗公主最早于960年七月十五日之前出现在敦煌 

笔者对曹元忠鸟形押的研究表明，押署公文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在其辖境内行使政治 

权力的外在表现，曹元忠所使用的鸟形押图形变化，往往跟随曹元忠的政治身份的变化 

而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①。从 956年起至 968年，曹元忠使用第五种 

类型的鸟形押在敦煌文书中出现数量最多，是曹元忠使用最久、也是最后使用的一个鸟 

形押。它除见于公文之上外，也见于归义军官方的帐簿之中，并提供了一些此型鸟形押 

使用的时间线索。P．3111《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舍施纸布花树及台子帐簿》末 

尾即押署为曹元忠所用的第五种类型的鸟形押 (见图1)，可知是曹元忠在 956—968年 

期间亲笔押署的公文档案原件，在这件官文书上，首次出现了一位 “于阗公主”，其原 

文是： 

庚申年七月十五 日，于阗公主新建 官造花树、新花树陆，内：壹是瓶盏树。 

又新布树壹，又旧瓶盏树壹，又布树壹、纸树壹。新花菜壹伯陆拾柒菜，又旧花柒 

拾玖篥，新镜花肆，旧镜花陆 (中略)瓶子捌拾肆。 

细读这件文献，从文献上残留的清晰的折纸封缄的痕迹，可知这件由下属官员呈报给归 

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籍帐文书是档案原件。根据曹元忠亲笔所签署的鸟形押的特征和时 

代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将文中的庚申年比定为公元960年。再次考察帐簿的内容，在庚 

申年 (960)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已经出现在敦煌，笔者认为她的到来，一定与前述 

P．3016V(2)、(3)二件文书中所反映的曹元忠连续于956、958年二次派出进贡使团 

前往于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而俄藏敦煌文献 取 2148+且】(．6069《于阗天寿 

二年 (964)九月弱婢员姨、裙定牒》中提到的 “于阗公主”也就是这位960年七月十 

五 日已经出现在敦煌佛会上的于阗公主，她在 964年农历九月之前仍然居住在敦煌，而 

且由于阗来的亲信婢女员婊、裙定长期服侍，但在 964年九月之后这位于阗公主和于阗 

皇帝一起返回了于阗②。这位于阗公主也见于不知年代的S．6577V《归义军宴设司申破 

面状》第一件，其录文如下： 

宴设司 

伏以今月二 日公主下陈钵仓月面九斗，口药面九斗，李悉口口口张悉不面九 

斗，罗闲梨面九斗、妻面八斗，变诺面九口口口口口面七斗、男面三斗，口子面五 

斗，莲花面七斗、永兴面口口口口三斗。 

从此件状文中有限的信息中可以得知，是归义军宴设司的官员向归义军节度使申报某年 

① 随着曹元忠从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到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 ，再到正授归义军节度使，每一次政 

治身份发生变化时，曹元忠便在象征行政权力的公文押署 (以鸟形押为主要特征)上变换一种图案，这 

样，曹元忠的鸟形押也就有了类似与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归义军官印一样，有时间坐标参照物的性质， 

可以通过它判定敦煌文献的年代。 

② 似乎这位于阗公主返回于阗之后，就没有再返回敦煌，因此，在现存敦煌文献里已经看不到她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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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新国号为 “万寿”年号之前，最有可能就是 962年、961年、960年中的某一年，至 

于具体的年份，由于敦煌文献记录的缺失或者未发现，尚不能确切地知道。 

白 玉一 团 

赐沙州节度使男 

令公 ：汝宜收领 。勿怪 

轻妙。候大般次别有 

信 物 。汝知 。 

【通天万寿之印】 

其木匠杨君子千万发遣西来。所要不昔 (惜)也。 

凡书信去，请看二印，一大玉印，一小玉印，更无别印也。 

【大于阗汉天子制印】 

从小印文 “大于阗汉天子制印”可知此件的发件人当是于阗国王，但 “沙州节度 

使男令公”是谁?于阗王称其为 “男”、直呼为 “汝”，似是 比于阗王地位低的晚辈。 

在书札礼仪中，称 “男”一般是父母等长辈对子女晚辈的称呼，则 “沙州节度使男令 

公”当是于阗王的姻亲晚辈，书札称其为 “男”、“汝”的口气类似于长辈对晚辈书札 

的口吻。从敦煌文献已知，称 “令公”的归义军节度使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三 

人，但曹议金称令公时期 (928—931—935)，于阗尚未得到后晋朝廷 “大宝于阗国” 

的册封，且曹议金嫁女儿给于阗国王李圣天，于阗王作为女婿不可能称其岳父为 

“男”，故曹议金可以排除；曹元忠是曹议金最小的儿子，曹元忠称令公时期在 956— 

960—974年之间，如果此于阗王是其姐夫李圣天，则李圣天可以兄长的口气称幼弟曹 

元忠为男、为汝；但已知的敦煌文献明确显示于阗国王李圣天是曹元忠的姐夫，又为何 

称曹元忠为 “男”呢?这不是 自相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吗? 

在未见到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秘笈中的新材料，即羽 686号 《于阗皇 

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之前，大批学界的学者都是囿于于阗国王李圣天与 

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之间是郎舅关系 (即姐夫与妻弟)而不能突破传统思维，而秉持 

这种观点，笔者在 2012年撰写博士论文时也持此种观点。但是，根据 日本学者赤木崇 

敏在 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秘笈中的新材料，即羽 686号 《于阗皇帝赐归义 

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① 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 “皇帝赐男元忠”，明白无误地证实， 

此位于阗皇帝与曹元忠之间是类似于父子 (或岳父与女婿)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位于 

阗皇帝到底是哪一位于阗王，赤木崇敏和冯培红等学者认为发信人不是李圣天。笔者认 

为发信人就是于阗皇帝李圣天，因为李圣天与曹元忠之间年龄相差较大，李圣天虽然娶 

曹元忠之姐为妻，是其姐夫，但在古代一夫多妻风俗之下，如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有多 

① [日]赤木崇敏 《10世纪3一夕、／ 王统 ·年号问题新史料——敦煌秘笈羽686文书——》，《内睦7，、 7， 

言语 研究》 X X V I I，2013年，第 101—128页，pls．Ⅲ一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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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妻子一样，李圣天应当有多位夫人，在李圣天在位的晚年某一年，李圣天将与除曹夫 

人之外的夫人所生的女儿下嫁给了曹元忠，又与曹元忠结成了岳父与女婿之间的姻亲关 

系。因此 ，于阗皇帝李圣天才可以称曹元忠为 “男”，即类似于父子关系，而且可以在 

书札中直呼其为 “汝”。另外，核对羽 686号 《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 

札》上所钤盖的汉文官印是否与P．2826《于阗王致曹元忠书》所钤盖的那枚小印 “大 

于阗汉天子制印”是否完全相同，也是判断此位于阗皇帝与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 

关系的一个方法与途径：如果二者的迟寸大小、文字相同，自然可以证明是同一位于阗 

皇帝。因为敦煌文献部分地显示了每一位于阗皇帝继位之后，其所用官印是并不相 

同的。 

由于日本藏敦煌新材料的出现，已经暗示了于阗王李圣天将他与除曹夫人之外的夫 

人所生的女儿下嫁给了曹元忠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根据古藏文研究专家王尧、陈践对 

Pt．1284《河西节度使曹太保致父于阗王书札》所做的汉文译文中，此归义军节度使曹 

姓太保称李大王为 “父王天神狮子李大王”，与 P．2826和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所藏敦煌 

文献秘笈羽686号 《于阗皇帝赐归义军节度使男曹元忠书札》中曹元忠与于阗王之间 

是一种类似于父子关系的姻亲关系是非常一致的，因此，从三者之间内在逻辑和时间关 

系上 (基本上都是在于阗天寿年间)考虑，可以明确地证明李圣天与曹元忠之间除了 

在于阗王执政早期存在众所周知的姐夫 一妻弟的姻亲关系之外，更在于阗王李圣天执政 

的晚期存在岳父 一子婿的姻亲关系，是于阗政权与归义军政权双重互换姻亲 “政治联 

姻”的一种密切表现。 

冯培红进一步创造性地将 取 2148+取 6069《于阗天寿二年 (964)九月弱婢员 

婊、{；占定牒》中提到的于阗 “佛现皇帝”推断为于阗王李圣天，“于阗公主”当是曹元 

忠之妻，是于阗王 (但不是已经去世的佛现皇帝李圣天)下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 

的女儿①。她在 964年农历九月之前从于阗嫁到敦煌并居住在敦煌，由于阗来的婢女长 

期服侍，而在九月之后则与于阗皇帝一起返回了娘家于阗。笔者还可以补充数条 964年 

左右时，于阗公主作为曹元忠的妻子生活在敦煌的敦煌文献材料：在有明确纪年的 

《曹元忠夫人翟氏施舍经巾发愿文》中记载：乾德二年 (964)四月廿日，“归义军节度 

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公之凉国夫人、浔阳翟氏敬造五色绣经巾一条 ，施人 

窟内”，她在发愿文中祝福 “皇后天年永久，四海荷艨霖之恩波，大王神算遐长，七郡 

布殊常之德化。夫人心愿：愿玉叶金枝、衙佑案僚、宫苑侍女，并皆安乐”，笔者认为 

此 “皇后”就是指 “天皇后”②，即于阗王李圣天的皇后曹氏，“玉叶金枝”自然是指 

于阗王的子女——于阗太子和于阗公主。据此推断，于阗王及曹皇后曾于964年四月之 

① 冯培红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 9章第 2节 “曹元忠娶于阗皇帝之女为妻”，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 343—344页。 

② 有无曹元忠夫人翟氏称呼 “予阗公主”为 “皇后”的可能呢?笔者认为可能性较小。 



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 37 

前已经到达敦煌，也许是曹皇后省亲而来。在 P．2733《礼佛施舍发愿文》 中，某僧人 

在提到 “府主大王”和 “夫人”之后，马上祝愿 “太子、公主义安，比贞松而不变”， 

笔者判断此 “太子”就是于阗太子，而 “公主”就是于阗公主，与 P．2726《比丘法坚 

发愿文》中所提到的排在 “大王、梁国夫人”之后的 “公主”、“太子大师”都是同一 

个人，都发生在964年九月之前。在众多敦煌文献的证据里，于阗公主的地位在归义军 

政权内仅次于曹元忠的原配夫人翟氏。那么，这位于阗公主的身份只能是归义军节度使 

曹元忠的另外一位妻子，才能符合敦煌文献里显示的身份和地位。 

综上分析，笔者推测在于阗王李圣天执政的晚期——天寿年号期间 (963—967) 

或者更早，大约在 960年正月之后 ，曹元忠派往于阗迎娶于阗公主的富住使团返回敦煌 

之后，于阗公主也随之来到了敦煌。在962年七月之前，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已经迎娶 

了于阗公主为妻子，归义军政权与于阗政权再次政治联姻。963年于阗王改年号为 “天 

寿”①之后，作为曹元忠的岳父，以长辈的身份给曹元忠写信并赏赐于阗白玉等做为礼 

物，并于964年九月之前，于阗王和曹皇后曾来敦煌探望女儿，之后于阗公主便随于阗 

王等使团返回了于阗。 

三、宋朝再授曹延禄官告：再次迎娶于阗公主的一个政治因素 

曹延禄是曹元忠之子，他在年幼时也被送到净土寺内作为学郎学习基本的文化知 

识。日本羽田亨旧藏敦煌文献 (今归杏雨书屋藏)663号背面有一题记 “净土寺学郎曹 

延禄”，表明曹延禄在年幼时遵循曹议金时期将曹氏子弟送人寺学中接受文化知识教 

育、文书行政培养的传统，也被送到净土寺内去学习。长大成人后的曹延禄也在曹氏归 

义军幕府内接受行政锻炼，先后曾在归义军政权内任押衙 (将仕郎爵)、节度行军司 

马、瓜州刺史等官职。取 1400、／J,x．2148、取 6069(2)《于阗天寿二年 (964)新妇 

小娘子阴氏上天公主起居状》，新妇小娘子阴氏为曹延禄之妻，证明在 964年左右时， 

曹延禄已经成婚，长大成人，在归义军使府内担任军职。而只所以她要以新妇的身份给 

于阗公主上起居状，原因就是在 964年之前，曹元忠迎娶了于阗王李圣天之女于阗公主 

为妻，相当于她的 “婆婆”。Ax．1400、且X．2148、Ⅱx．6069(2)《新妇小娘子阴氏上于 

阗天公主起居状》，时间也在于阗天寿二年九月，据张广达、荣新江的考订，于阗天寿 

二年即公元 964 年②，时当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左右时阴氏刚刚成为新妇，被称为 

“新妇小娘子”。也就是说，在960—964年期间，在敦煌归义军政权内曾经发生过曹元 

① 张广达、荣新江在考订于阗国年号及世系时，考订于阗国王李圣天统治于阗国五十余年后改元 “天寿” 

年号的原因，当与隋文帝五十大寿时改元 “仁寿”年号一样，为已颂寿。“通天万寿之印” 的印文也从侧 

面证实于阗国王李圣天不仅改了年号 ，而且铸了新的印章，以示寿辰纪念。 

② 张广达、荣新江 《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载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 

考 (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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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娶于阗公主为妻，也给其子曹延禄娶妻阴氏这样 “双喜临门”的事件，故作为新妇 

的阴氏要给作为其 “婆婆”的于阗公主行起居状，问候公主的身体起居。笔者认为， 

曹延禄娶阴氏夫人的时间，应该晚于曹元忠娶于阗公主的时间，约在963—964年之间。 

季秋霜冷。伏惟 

公主尊体起居万福。即日新妇小娘子阴氏蒙恩。不审近 日 

尊体何似。惟以时倍加 保重，远情所望。今 

于押衙安山胡附漆缲子一匹，到 

日以充丹信，收领也。谨奉状 起居。不宣，谨状。 

九月日新妇小娘子 阴氏 状上 

公主 陛下 谨空。 

又阿壤寄 永先小娘子信：青铜镜子一面，到日 

永先收 留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2件状文中 “阿婊 (娘)”和第 1件 “别纸” 中的年世已高的 

“娘子”都是指曹元忠的原配夫人凉国夫人翟氏，即曹延禄的生母，阴氏自然称其为 

娘。曹延禄之妻阴氏不仅向已经返回于阗的于阗公主问候起居，还通过于阗公主向于阗 

国宰相求取绢、壁画颜料、钢铁、弓箭武器、玉石物品，甚至是用于治疗曹元忠原配夫 

人身体疾病的药物。从内容看，似乎不像是新妇小娘子亲笔所写，而是由归义军政权内 

的文士为其代笔而写。笔者推测，可能更是曹延禄的授意，利用于阗政权和归义军的姻 

亲关系为归义军政权获取到更多的利益。 

宋开宝七年 (974)曹元忠去世，曹延恭继承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曹延禄就以归义 

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出任瓜州刺史。不久，在归义军政权 内也许发生了某种政变更替， 

976年由曹延禄继承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曹延恭、曹延禄相继执掌归义军之后 ，甘州回 

鹘再次阻断河西道路，宋朝不知归义军节度使更替的消息。约 6年之后，迫使归义军政 

权再次寻求与于阗的政治联姻，大约于981年前后，曹延禄得到宋廷派出使者亲自前往 

敦煌班赐的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之后，极大鼓舞了于阗政权第三次要和归义军政权联姻的 

信心。敦煌于阗文文献记载，于阗使团于982年七月曾经派出了一个的庞大使团，请求 

曹延禄迎娶于阗公主①。于是，曹延禄便迎娶了于阗金玉国皇帝尉迟达磨的第三女天公 

主李氏为妻。在敦煌莫高窟天王堂塔内东壁题记、榆林窟中的壁画上留下了许多供养人 

题记可以明确的证实，兹不多述。笔者认为，正是 981年宋朝授予曹延禄归义军官告、 

旌节使团亲自到敦煌的到来，是促成归义军政权与于阗政权第三次政治联姻的一个最重 

要的政治因素，现予以详细考证。 

P．4525V(9)《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致番官首领委曲》中所言 “当道今差使人入 

① [日]金子良太 《敦煌出土张金山关系文书》，《丰山学报》第 19号，1974年，第 l14一l15页。笔者未见 

原文 ，此处据冯培红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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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天庭，经过路途，到汝部落地界之时，仰准例差遣人力防援般次，前公在路，勿至滞 

留踪失”，文末有一鸟形押，虽然没有明确的年代，但其鸟形押的特征归属于曹氏归义 

军时期的曹延禄。P．4525正面为废兑的佛经，背面有宋太平兴国六年 (981)的养女契 

约、太平兴国七年 (982)“白侍郎门下学仕郎某乙到院内领讫”题记。背面第 4件提 

到癸未年八月廿二日将兑纸人 目，癸末年被判定为宋太平兴国八年 (983)，背面第 7 

件是辛巳年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八月都头 吕富定上太傅牒，背面第 12件是太平 

兴国某年十月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某牒。因此，判断写在第 7件和第 l2件之间的 

P．4525V (9)“委曲”，写于太平兴国年间①，其内容是某年夏月，归义军曾派出使人 

人贡宋朝朝廷，经过管界内的少数民族部落时，写信给番官首领，请其保护使团的安 

全。另外，据 P．3827奏状、P．3660V牒文，都是太平兴国四年 (979)四月以后曹延 

禄派使团进贡宋朝有关，因此判定 P．4525V (9) “委曲”末押署的鸟形押为979年夏 

月 (五六月)，正好与 P．3827+P．3660V奏状、牒文反映太平兴国四年 (979)四月以 

后，权知归义军留后曹延禄派出使者进贡宋朝的事实互相验证。 

传世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五年 (980)闰三月辛未日，归义军进贡使臣经过了约十 

一 个月的跋涉到达宋廷东京汴梁 (开封)，在出土的敦煌文献里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二娘子家书》中记载 “至今年闰三月七 日，平善与天使司 

空一行到东京”，李正宇先生据唐宋时期的置闰特征，推断 “闰三月”即为宋太平兴国 

五年 (980)，恰恰与正史资料记载的归义军使人于本年闰三月辛未 (二十八 日)入朝 

纳贡非常契合②。于是，在980年四月，宋廷制授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归 

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在 《宋会要 ·蕃夷志》中明确记录曹延 

禄的检校官衔为太保③： 

制：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县 

[开国]男曹延禄，可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④ 

980年四月宋朝授曹延禄 “检校太保”之后，还专门派出了沙州官告使，携带朝廷官告 

及信物与归义军使团一同返回敦煌，于980年腊月终于来到了敦煌，在敦煌文书档案中 

留下了蛛丝马迹。P．3438V(其实应为正面)《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 

事王鼎上太保启状》正是宋朝派出的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到达沙州授予曹延禄归义 

军节度使官告一事的反映，现将第二件予以录文如下： 

鼎启：早者出于非次，辄贡刍荛， 

① 张广达据文末的鸟形押与 3878上的鸟形押相同，判定为979—980年。上参张广达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 

地区的使次和般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 338页。 

② 李正宇 《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 (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从敦煌文献已知，曹延禄在 976年出任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时，在归义军境内即 自称太保，但在太平兴 

国四年 (979)四月曹延禄给宋廷的奏状 3827《曹延禄奏状》中结衔为 “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 

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这当然是曹延禄谋求进贡宋廷以获得正授节度使的权宜之计。 

④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卷 198《蕃夷五 ·瓜沙二州》，第7767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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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希 

钧慈详鉴，岂敢忘于 

露救。今则伏蒙 

太保迫开 府库，特惠 

琼瑶 ，睹美玉而如窥秋月，视润 

色而室内生光，谅兹皎洁实谓 

国珍。辞让既以不敢，即当捧当而合 

惺。寻依 

台旨口授讫。谨修状启 

闻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十二月六日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 鼎 状 

P．3438V 《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一共有四件，第一件前部 

略有缺损，后三件保存完好。根据四件启状的书写特征，当是书札原件，且是经过了传 

递的实用书状，是某年十二月四日和六日从中原来到沙州授予官告、国信的使臣王鼎上 

给归义军节度使太保的。这四件启状在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太保之后，曾被精心地将四件 

启文粘连成一个长卷保护起来，在背面卷首处题署 “辛巳年三月封”应当是归义军政 

权内重要的档案封存。由此推断正面的启状书写时间当是辛巳年之前的庚辰年十二月。 

这四件启状档案后来被废弃，流人了佛教寺院里，被僧人用来抄写 《大般涅粲经》中 

的难字音义，书法遒劲工整，与敦煌文献中一般学士郎的书迹不同，可能是一位有学问 

的僧人所用。背面题署的 “辛巳年三月”有可能是宋太平兴国六年 (981)、五代后梁 

龙德元年 (921)、唐咸通二年 (861)中的某一年。根据学界对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 

年代的研究成果①，咸通二年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尚无太保称号，当其死后 (成通十 

三年，872)才被追赠为太保；龙德元年时归义军节度使曹仁贵 (议金)称尚书、仆 

射，也无太保称号，因此都可以排除。只有宋太平兴国五年 (980)归义军节度使曹延 

禄获得宋太宗制授归义军节度使时，可以称太保，与史实最为相符。 

根据以上史料双重验证，环环相扣，合如符契，证明 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 

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书写于太平兴国五年 (庚辰)十二月四日和六Et。这是 

因为宋京师汴京距离沙州路途遥远，宋朝派出的官告、国信判官王鼎等中原使团大约花 

费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在庚辰年 (9go)十二月初抵达沙州，受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 

酒宴招待 (第一件、第三件)，并赐予美玉作为礼物 (第二件)。第二件启状是王鼎在 

收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予宋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六 日所赏赐的美玉之后，给曹延禄所 

①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第60—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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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沙州官告、国信使王鼎抵达沙州①，授曹延禄太保官告及旌节，宋朝铸赐的 “归义 

军节度使之印”传人沙州②，河西走廊朝贡的政治道路再次开通。这正是促成于阗政权 

主动提出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进行联姻，下嫁于阗公主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因素。 

四、结论 

五代宋初的曹氏归义军政权，虽然是一个隔离于中原王朝的所谓 “独立”政权， 

但是，成为中原王朝的 “外藩”、依靠中原王朝的天威保证其政权安全、保持河西走廊 

朝贡政治之路的通畅，一直是历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追求的首位的行政目标。由于甘州 

回鹘地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段通往中原腹地的交通要道上，对归义军政权而言，甘州 

回鹘政权犹如一枚扎在归义军政权血管里的刺，时刻紧扼着归义军政权的命脉——通往 

东边中原王朝的朝贡政治道路的通畅。因此，曹氏归义军节度使都将甘州回鹘视为是归 

义军辖境东边最危险而强大的敌人，时时刻刻无不警惕。但在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任归 

义军节度使的时代，十分注意吸取前任节度使或率军攻打甘州回鹘政权、或以外交手段 

成功打通甘州回鹘政权阻绝的道路，正反两方面的对甘州回鹘的政治策略与政治经验， 

总体上对甘州回鹘采取守势以自保，而不是军事挑战为主，同时向广阔的西域积极争取 

于阗政权作为军事同盟，以加强抗衡甘州回鹘的力量，借助其力量保障河西走廊朝贡政 

治之路的通畅。 

为此，归义军政权与周边诸民族政权中最为强大的甘州回鹘和于阗保持了联姻关 

系，尤其是和于阗政权的联姻，在五代宋初中原王朝政治混乱、无力重振丝绸之路的政 

治环境下，为保证归义军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保证向中原王朝进贡称藩的朝贡之路、商 

贸之路、文化之路的畅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敦煌文献，我们发现，曹氏归 

义军政权在得到中原王朝班赐的中原王朝承认的、以归义军节度使的政治身份所确定的 

“政治授权”之后，往往是促成归义军政权和于阗政权联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即，只有归义军政权主动地纳人到传统中原政权的 “藩属体系”之后，周边的少数民 

族政权才会将归义军政权与己政权的 “独立”属性相区别，视其为中原政权的一部分， 

而不敢轻易吞并它。这正是五代已来曹氏归义军政权生存发展的政治智慧所在。 

① P．3438V 《某年十二月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上太保启状》。 

② S．4453《宋淳化二年 (991)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帖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哈丹等》。 


